
·教育管理· “自媒体”时代下高校 “文化育人”的范式危机及其重建

络中的一种显现。恩格斯曾对人性作出过深刻的解

读。他认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

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

脱的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

异。”［５］所以，摆脱了 “现实世界”中传统道德的束

缚，人性中的 “恶”通过 “自媒体”的 “闸门”就

可以放荡不羁， “现实社会”不敢企及的话语领域

在 “虚拟世界”里得到了张扬。事实上，即便在

“虚无化”世界中，同样也面临着道德的重要考量。

道德本来就是 “隐形”的，它隐藏于每个人的 “内

心”之中。在 “虚无化”的世界即便个体 “隐身”，

但 “心灵”犹在，恶意的 “网络话语”即便不 “伤

身”，也会 “伤心”。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化

的存在物。马克思对此曾作出过深刻阐述：“在某种

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

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

是我，所以人最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

得的人把自己当做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

看做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来说，这整个

保罗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

式。”［６］因此，道德的 “虚无化”危机折射出了人性

中 “恶”的一面，而挽救这场危机的良药也只能寄

托于人性中的 “善”。

（三）“权威”消亡———草根话语的信任危机

相对于 “自媒体”时代草根话语的流行， “权

威话语”奏响了日渐消亡的悲歌。然而，随之涌现

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草根话语的流行以及随之对

“自媒体”平台的垄断，导致了没有 “意见领袖”

的混乱局面。各种意见你行我素，形成了没有交集

的 “孤岛”，其结果是在 “自媒体”平台上往往会

沉淀为各种意见的集合，并最终表现为一堆冗杂的

信息符号。因此，在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担心

的不是能不能获得信息，而是如何识别和选择适合

自己的信息。“在海量信息面前，个体要依据自己喜

好和价值观来选择信息难度加大，难免产生 ‘无助

感’，受众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在哪里看，容易

陷入信息的选择困惑中。所以说，自媒体过于丰富

的信息反而使其处于一个尴尬境地：对于自媒体自

身而言，海量信息让其成为垃圾信息、虚假信息的

收容站；对于受众而言，容易陷入信息海洋中不可

自拔，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同时也容易被网上

意见牵着鼻子走，失去自己的价值判断。”［７］伴随这

种尴尬的是另一个值得我们深究的问题，即草根话

语的信任危机。对于 “自媒体”而言，不经把关把

包含大量商业性、欺诈性、虚假性的信息放在网络

上扩散，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更无益于文化

传播环境的净化；对于草根阶层而言，随意把不经

过深思熟虑的不成熟的观点、意见放在 “自媒体”

平台上发布，不仅会造成毫无意义的 “信息垃圾”，

同时也遭到来自权威阶层甚至是本阶层的普遍质疑。

这样，“自媒体”时代欠缺的不是 “草根话语”，反

而是如何对其评价，对其 “去粗取精”、 “去伪求

真”的 “权威话语”。其实， “权威”和 “草根”

本就是一对 “异性兄弟”，彼此相连，“权威”离开

了 “草根”就可能变成 “霸权”， “草根”离开了

“权威”则可能变成 “杂乱”。“权威话语”的消解

和 “草根话语”的流行是同一个过程，当 “草根话

语”面临信任危机之时，也就为新的 “权威话语”

留下了言说的空间。

三、高校 “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建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导致了一场深刻的 “文

化传播”变革，受其影响，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

学习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

变，由此，高校的传统 “文化育人”范式也遭遇了

深刻危机，面临着历史的重建。在 “自媒体”时

代，高校 “文化育人”范式的重建要着重塑造三种

精神：保持批判意识、辨别真伪的科学精神；严守

道德律令的人文精神；博学专业以正视听的话语精

神。

（一）科学精神———批判意识的重塑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无疑对当代大学生的思

维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受这场冲击波的影响，传

统高等教育的 “文化育人”方式也发生了连锁效

应，其路径发生了深刻变化。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

现大学生批判意识的重塑，并以此推动高校 “文化

育人”范式的转型？其一，高校 “文化育人”要注

重 “反思性”思维的训练。在 “自媒体”时代，大

学生的精神仍没有逃脱被 “物化”的窠臼，思维丧

失了批判的功能。因此，高校 “文化育人”有必要

而且必须重视大学生的 “反思性”教育，并以此培

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其二，高校 “文化

育人”要注重 “合目的性”关照。在 “自媒体”时

代，大学 “文化育人”仍然面临着深层危机 （即仍

然无法摆脱 “技术的操控”，抑或是 “工具理性”

在新时代延伸的 “异化”危机），这种危机在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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